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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一阵刺耳的伪军集合号划破齐
河城内的上空，“白光进城，全城戒严，挨户搜
查！”

白光是谁？他的到来，为何让伪军如此紧张？
“小时候，父亲会不时讲起那些惊心动魄的

抗日故事，我常常不敢相信，和蔼可亲、待人友善
的父亲，竟是令日伪军闻风丧胆的孤胆英雄。”白
建亭的父亲白光，是齐禹县（地域包括今德州市
齐河县中部及禹城市南部）抗日力量的代表人
物。自参军入伍以来，白光历任齐禹县三区副区
队长，齐禹县敌工部二区队队长，冀鲁豫军区六
分区一大队副队长、独立营营长、团副参谋长，经
历大小战斗百余次，执行锄奸任务三十余次。他
孤胆闯敌阵，虎穴惩叛徒，先后荣立一等功两次、
特等功两次。1945年11月25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
授予其“特等人民功臣”奖章和奖状，并授予他

“孤胆英雄”的称号。1990年2月，白光因病在济南
逝世。近日，白光的女儿白建亭在德州家中接受
了采访。

“又黑又瘦，一定不是白光！”
1919年，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

这一年，远在四百多公里以外的齐禹县伦镇秦庄
村，一户贫苦农家迎来了家中的第三个男孩，取
名孙振江。令人没想到的是，这个后来化名为白
光的男孩也走上了爱国救国之路，成为名震一方
的抗日英雄。

平日里，孙振江的父亲孙德安在地主家做长
工，赚取微薄的工钱养家糊口，一家人时常缺衣
少食。1934年，一场大旱正在全国蔓延，孙德安家
也断了炊。15岁的孙振江实在难忍饥饿，偷偷爬
上地主家一棵榆树，想要摘些榆叶勉强充饥。可
谁知，孙振江的“偷窃”行径被吝啬的地主逮了个
正着，被一把拽下树的孙振江遭受一顿毒打，幸
亏乡亲出手相助，才捡回一条命。看着家中面黄
肌瘦的妻子和满身伤痕的儿子，孙德安决定闯关
东，到煤矿上谋生。“爷爷离家之后，奶奶和父亲
的日子过得更艰难了。”白建亭说：“奶奶针线活
好，缝缝补补赚点钱，父亲也四处打工。虽然过得
苦，但都坚持下来了。”

1938年，没读过书、识字不多的孙振江参军
入伍，成为齐禹县特工队的一名通信员。“父亲参
军入伍，想法其实很单纯、很质朴。日本鬼子侵略
中国，汉奸伪军仗势欺人，老百姓没活路，怎么
办？在父亲看来，共产党、八路军讲得最有道理，
跟他们走！”白建亭曾听父亲说起过参军动机，

“父亲还提起过，说是曾受到当时一位孙县长的
影响，孙县长跟他讲了许多党在抗日方面的主张
和理论。”就这样，出于求生本能的孙振江成为一
名抗日战士。进入部队后，孙振江认真学习抗战
理论和方法，对射击、武术和骑术等军事技能兴
趣颇浓。经过刻苦训练，他的枪法尤为精准，一枪
打过去，鲜有失误。

“白光，是父亲的化名。因为他总能在敌人意
想不到之时，给予致命打击，令敌人恨得牙痒痒，
所以敌人曾悬赏2000块大洋要换得父亲的人头。
为了躲避敌人追杀，父亲化名‘白光’。他那时又
黑又瘦，谁能想到威震敌胆的白光是这般模样
呢？”白建亭说出了“白光”的由来。

剜肉取弹，左手飞枪一样准
“白光白光，左手打枪。随手一指，舟桥就

断。”这句常被当地老百姓挂在嘴边的顺口溜，是
夸赞白光百发百中、弹无虚发的高超技艺。“父亲
用左手打枪，是因为他在杨桥激战中，被子弹打
穿右侧肩胛骨，从此，他的右手拇指失去了往昔
的灵活。”

1938年秋，刚入伍不久的白光因骑术出色，
被选入县委保卫队骑兵班，主要任务是反“扫
荡”，保卫县委安全，并开展对开明士绅、杂团、地
方势力人物的统战工作。莒镇齐集民团的团长齐
灵山在白光的多次争取下，同意率全团纳入县大
队，成为该地区抗日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军民
抗日士气高昂，抗日队伍日渐壮大，被不断打压
的日寇气急败坏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惨无人道
的“扫荡”，企图消灭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力量。

为躲避日寇骚扰，齐禹县委搬到离县城较远
的袁营乡杨桥一带，继续开展抗日活动。一天夜
里，正率骑兵连（骑兵班已发展扩大为骑兵连）在
后刘村执行任务的白光得到消息，日寇正步步逼
向杨桥，县委机关面临险境。白光立即率部驰援
杨桥，在杨桥西南担仗河上，率领骑兵连和日军
正面交火，一场殊死搏斗拉开序幕。

一眼望向对岸，日军密密麻麻，机枪吐出凶
猛的火舌。白光估算，日军人数是我方数倍，配备
的武器也十分先进，这必将是一场恶战。为了拖
延日寇进攻的脚步，为县委突破重围赢得宝贵的
时间，即使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白光也毫不畏
惧，带领战士奋勇杀敌。“那场战斗打得十分惨
烈，骑兵连损失严重，父亲也受了重伤。”得知县
委机关已安全转移，白光终于放下心来，正准备
撤退时，一颗子弹飞来，直中他背部右侧肩胛骨。
被子弹击中的白光从马上跌下，肩膀涌出的鲜血
很快浸透了衣服。白光想要站起跟随部队撤离，
但钻心的疼痛让他爬不起来，身边的战士要将白
光抬下战场。看着不远处正朝这边扑来的日军，
白光督促战士们：“来不及了，你们赶紧撤！这是
命令，都给我走！”目送战士离开的白光咬紧牙
关，用左手脱掉身上的军装，埋好匣子枪，就眼前
一黑，昏迷过去……

白光被日军俘虏。在杨桥地下党的努力下，
巧妙伪装的白光被当作误入战场的百姓得以营
救。回到部队时，白光脸色惨白，十分虚弱，经队
医检查，要马上取出身体内的子弹，否则右臂面
临感染截肢的危险。部队医院条件艰苦，麻药紧
缺，眼下只能在无麻的状态下，用刀剜出深陷肉
中的子弹，白光当即说道：“我能忍，把我绑起来，
医生大胆动刀吧！”被绑在门板上的白光嘴里塞
进毛巾，周围一片安静，仿佛能听到手术刀与肉
摩擦发出的细小声音。豆大的汗珠顺着白光的额
头流下，他却没发出一声呻吟。伤口痊愈后，白光
的右手拇指却难以弯曲，无法扣动扳机，于是，他
苦练左手用枪，很快又能精准地打倒一个又一个
敌人了。

一进齐河，跳上锅台扮灶王
1942年，日军向齐河城内增派两个中队，加

强“扫荡”力度，妄图一举消灭该区抗日武装。为
掌握敌人增兵的意图和动向，借势部署新的作战
方案，上级决定派白光进城打探情况。那时，白光
凭借在战斗中的英勇表现，被任命为齐禹敌工部
二区队队长。接到任务后，白光担心打草惊蛇，决
定乔装打扮，孤身一人入虎穴。三月的一天，白光
接到地下联络员送来的情报，敌人为打击抗日活
动、强化城内治安，将在城西北角召开万人大会。
白光一听，不禁暗想：“多好的机会，趁机摸清敌
人的兵力情况。”

齐河北城门外的双和聚饭店外，一个邋里邋
遢的酒鬼正倚着门柱喝酒。他身穿粗布白上衣、
黑裤子，一双破布鞋露出脚趾头，肩上搭着一条
脏兮兮的破褡子，只是眼中偶尔闪过的机警，透

露出不寻常的味道。此人，正是前来打探情报的
白光！白光正琢磨如何蒙混进城时，一伪军头目
带着两名日军、四名伪军出现在城外，一边敲着
铜锣，一边在人群中到处吆喝：“开会了！开会了！
所有人都去西北角开大会！快点，都快点！”顺着
人流，白光成功入城。

隐藏在人群中的白光，小心翼翼地打量会场
的情况：周围戒备森严，100多名日军和几百名伪
军均荷枪实弹，台子上方写着“治安联防大会”几
个大字。少顷，一名日本军官出现在台子中央，他
趾高气扬地用日语“叽里呱啦”一通，身边戴着金
丝眼镜的翻译官说道：“大岛太君讲，近来八路军
活动太猖狂，对皇军‘圣战’大大不利。为治安肃
正，要成立联庄会，几个村一起联防，保甲连坐。
有情况要报告！窝藏八路游击队，知情不报不是
良民，良心大大的坏，全家都得死！”原来，此人就
是被增派至齐河的一名中队长大岛。说罢，大岛
一挥手，几名日本兵押着一名此前被争取到我方
的伪军小头目和三名百姓走上台子，四人都被五
花大绑。“他们通八路，良心大大的坏！”大岛话音
一落，便指挥日本兵将四人拖到一旁枪杀了。人
群立刻出现一阵骚动，台下的白光心中顿生怒
火，但他又很快冷静下来，他告诉自己，此刻不是
报仇的时机，完成任务更重要。

白光瞅准时机溜出了会场，在街上四处观
察，这时，迎面走来一位老熟人。不是别人，正是
叛徒张钧山，他曾是三区队的一名通信员，因受
不了诱惑，叛变投敌。躲避已来不及，白光心中一
紧，看似随意地拽了拽草帽，径直前行。两人擦肩
而过，走出四五步之远，张钧山突然回身喊道：

“站住！你怎么来了？”“来讨碗饭吃啊！”白光回应
道。张钧山眼珠一转，一脸假笑地说道：“那你在
这儿等等我，我去给你拿些好吃的！”白光一眼看
破他的诡计，知道他这是要向日军讨赏去。白光
应承道：“好呀，你快去，我在这儿等你！”看着张
钧山一走远，白光立即向城东门走去，距离东门
还有几步路时，忽然听到岗楼上的伪军冲门岗喊
道：“紧急通知，快关城门！白光入城，挨户搜查！”

白光知道，一场严密的抓捕大网正朝他扑
来。此时出城无望，硬闯也难以成功，不如待天
黑，再趁机出城。于是，白光决定到东北街锅饼铺
马传章家一躲。马传章的弟弟是三区队的一名班
长，马传章常常来部队探望弟弟，也跟白光很熟
悉。白光悄悄来到锅饼店外，发现并无异样，一闪
进了院子。“白队长，你怎么进城了？街上的日伪
军是在抓你吗？”马传章关心地问道。“我进城是
想打探一下敌人的情况，没想到碰到大叛徒张钧
山了。”“日本鬼子百十来人，骑兵大队有几十匹
马，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你还是先藏起来，别被发
现了。”

话音刚落不久，大门便被伪军撞开，一窝蜂
地拥入屋内，朝着床底一阵猛捅，掀开每台大缸
的盖子，一看究竟，甚至连锅都抬下灶台，朝灶肚
一阵猛瞅。一无所获的伪军悻悻而去，马传章一
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白队长，人都走了。你快
出来吧！”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锅台传来，只见

白光从锅台角的一卷席筒钻出来。
原来，白光进屋一眼扫到床上的席子，计上

心头，他将席子卷起，用草绳捆好，再钻入席筒，
跳上灶台，靠在墙角，连马传章都没发现，自家灶
台上竟多了一领席子。“我站在灶台上装灶王爷，
要是露出破绽，我就先撂倒几个。”白光诙谐地说
道。“白队长，我真是服了你了！”马传章赶紧擦了
擦头上的汗。夜晚终至，白光趁着夜色正浓，悄悄
地安全出城。

再次入城，一举端了警察所
回到部队的白光想起此番入城，心中不觉腾

起一阵窝囊火，对张钧山的叛敌行为，更是痛恨
至极。经过一个月的侦察，白光获悉张钧山靠着
出卖情报、镇压群众的恶行，被任命为伪齐河县
北关警察所所长。当上所长的张钧山欺民更甚，
动辄半夜闯进民房搜查，让百姓们叫苦连天。“端
了警察所！”成为白光再次入城的目的。

9月天亮得还早，空气里不时飘来一丝凉意。
这天一早，城北来了一群吵吵闹闹的农民，说是
城北迟庄的人偷了孙庄的庄稼，还打死了人，非
要进城打官司，讨个说法。守城的伪军心想，这可
是个好事，能从他们身上捞点油水，于是，便
热心地打开城门，将其引进警察所。

“安静！安静！张所长正在用餐，你们先说说
怎么回事，我记录一下。”一名警务员冲着正在吵
嚷的人们喊道。片刻，张钧山身着黑制服，腰挎武
装带，踱着方步，随着一声“所长到”，耀武扬威地
进了办公室。他一屁股陷入皮椅里，问道：“怎么
回事啊？一大早就不安分！”“所长请过目。”警务
员将案情记录本呈上。“不用看了，谁是原告？”其
实，张钧山不识几个字，想着装腔作势问问情况，
原告、被告都敲诈一圈，捞点甜头，就万事大吉
了。

“原告是我！”一个声音从人群中响起，张钧
山定睛一看，不由得喊了一声：“啊？！”刚才说话
的“原告”就是几个月前被他出卖的白光。“来人，
快来人！”七名警察随声来到，以为所长要让这些
庄稼人先尝尝“杀威棒”的滋味，毫无武力装备，
上来就要动手拉人下去。“慢！我要告的是他。”白
光说着，将手中的匣子枪指向张钧山，身边的庄
稼人也利索地抽出手枪，指向了毫无准备的警
察。

张钧山等人呆若木鸡，束手就擒。白光冷冷
说道：“张所长，上次你向日本人报告我入城的
事，功劳大啊，祝贺你官升所长。你权力这么大，
官庄、孙庄自然归你管，劳烦所长走一趟，出城办
案。”“白队长，你误会兄弟了。上次，真不是我泄
的密，你饶过兄弟吧！”张钧山露出一脸可怜样，
试图蒙混过去。“别跟我耍花招，想死，我立
马替人民惩罚你，想活，跟我出城走一趟。”
白光厉声呵斥道。“别……别……我听你的，
你说你说。”

在白光指挥下，张钧山十分“配合”地上
交了全部资产。所有枪支的枪栓被拆下，连同
被拆下的电话机，放入褡子里，由队员夹在胳
膊下。为了“掩人耳目”，警察背着枪和子弹
袋，排成一列，队员们一人盯一个，藏在怀中
的手枪口正对着他们。白光一把搂住张钧山的
肩膀，看似亲密无间的两人走在前面，边走边
聊天，一切看起来毫无破绽。走到城门，门岗
看到张所长亲自带队出城办案，站得笔直，恭
恭敬敬地敬礼，目送他们出了城。

三入虎穴，佯装车夫入药房
一辆华泰中药房的木轮大车正由远及近，

缓缓地向齐河城驶来，守城的伪军一把拦下：
“停车接受检查。”药房经理李登峰赶紧叫车
夫停车，满脸笑容地说道：“兄弟们，辛苦
了。你看这都是从乡下收来的药材，能有啥
呀？”一边说着，一边讨好地递上两块大洋，
“多多关照，辛苦了！”拿了钱的伪军立马改
口道：“李经理的宝号在城里有名得很，不用
检查了，快进去吧。”说着把手一挥，马车驶
进城中。

其实，华泰中药房是齐禹地下党的联络
点，李登峰是共产党的内部联络人，常借运输
药材为名，传递情报信息。这次驾车的“车
夫”，正是三入齐河城的白光。当晚，李登峰

请来了伪军小队长裴备生，与裴备生见面是白
光本次入城的重要任务。“听父亲说，裴备生
曾被我军俘虏过，经过政治教育，他幡然悔
悟，决定向我军靠拢。回城后，李登峰以给其
看病为由，经常去他家中了解情况。有次，他
的夫人得了产后风，病得很严重，最后是李登
峰治好了他夫人的病。从此，他对我军更加忠
诚。”裴备生进了内屋，李登峰向其介绍道：
“这位是白光，一位非常出色的抗日战士。”
“兄弟早就听过白队长的大名，十分敬佩！不
知队长这次前来，有何吩咐？”裴备生上前一
把握住白光的双手。白光笑着回应说：“兄弟
快请坐。咱们都是爱国抗日的一家人！”得知
白光来意后，裴备生仔细回想后，说道：“入
驻齐河城内的雄永和大岛两中队，均由驻济南
日军五十九师团细川中康领导。他们正在调集
长清、禹城、高唐、茌平日军，准备采用‘铁
壁合围’战术，对齐禹县进行拉网大扫荡。”
获取这一重要信息后，白光立即起身告别，连
夜出城，第一时间向县委进行汇报，为抗日活
动的调整和部署提供可靠依据。

被困家中，孤身一人破敌阵
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曙光已在眼前。

此前，因忙于工作、战斗频繁，白光均过家门
而不入。眼看战争形势好转，经组织批准，白
光请假回乡探亲。

此时，白光已升任冀鲁豫军区独立营营
长。为了隐藏行踪，他带着通信员冯小祥在夜
色掩护下，避开敌人布满暗岗明哨的大路，选
择了苇河岸旁的泥泞小路。两人摸着黑，深一
脚浅一脚地走了二十里路，终于到了家。走到
家门口，白光不着急进门，而是静静观察一
阵，确保没有危险后，用脚踹了东屋的墙三
下。“那是父亲和爷爷定下的暗号。”听到这
熟悉的声音，白光父亲知道，儿子回来了。

白光回家的消息很快传遍村里，本村一位
王姓村民此前听说日军悬赏捉拿白光的消息，
就偷偷把白光归来一事告诉了当地臭名昭著的
汉奸头子李连祥，并邀请白光到家中喝酒，想
借机灌醉白光。机警的白光早已发现情况不
对，一饮而尽时，将酒水都倒进袖子。酒宴散
席后，白光便朝村外走去，发现并无人跟踪，
就悄悄返回家中。

还未睡沉，白光就听到父亲响亮的吆喝
声：“什么人在屋顶？想干啥？”白光心中一
惊，知道情况不妙，来不及穿衣服，抄起枕头
下的匣子枪，一个箭步来到窗前。透过缝隙一
看，院子里已站满了人，还有不少人正从屋顶
往下跳。紧急关头，白光突然想起屋中的后墙
有一扇用土坯砌起来的暗窗，他飞脚一踹，将
暗窗打开，光着上身跳出了屋子。

跑到村前马王庙时，白光看到不远处有一个
人影，谨慎问道：“什么人？”“你是谁？我是民兵，
我叫王顺芝。”表明身份后，白光看见民兵手中拿
着两枚手榴弹，说道：“手榴弹给我用用。等会儿
你配合一下，我说‘一班上’，你就说‘冲’；我说

‘二班上’，你也喊‘冲’。”两人来到距离白光家不
远处，白光喊道：“一班上！”民兵大喊：“冲！”“二
班上！”“冲！”被喊声吓住的敌人，以为外面来了
大军，一时乱了阵脚，白光顺手将一颗手榴弹扔
进院子。一声巨响，敌人应声倒下，白光冲着混乱
的人群喊道：“白光在此，有本事出来！”循声而来
的敌人拥出院子，白光早已转移到胡同口的门楼
下。敌人快要走到白光身边时，迎面又是一颗手
榴弹，被炸伤、炸晕的敌人不计其数。这时，白光
早已随着浓烟一起消失了……

■ 烽火八年 山河壮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捣道

警察背上枪和子弹袋，排成一列，队员们一人盯一个，大摇大摆走向城门。白光一把搂住叛徒所长的肩膀，看似亲密无无间的两人走在前面，

边走边聊天。门岗看到所长亲自带队出城，站得笔直，恭恭敬敬地敬礼，目送他们出了城。

白光：孤胆英雄三闹敌城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沉着冷静的头脑，身手不凡的武功，精准
高超的枪法，白光被上级领导视作踏实可靠的
锄奸人选。1942年，险恶的环境，困难的生
活，考验着每一位抗日战士的意志，少数意志
薄弱之人没能抵住诱惑，投敌叛变。10月，齐
禹县大队三连连长孟超胁迫战士携枪到齐河向
鬼子投降。日军对此大加赞赏，赏给孟超一顶
齐河县宪兵队长的帽子。据了解，宪兵队是日
本鬼子直接领导的高级特务，日本鬼子利用孟
超对我军的了解，破坏地方政府和地下党组
织。

一日，白光接到上级命令，要求瞅准时
机，铲除叛徒孟超，这正合白光心意。“孟超
常带人到乡下，偷袭基层抗日政府，杀害抗日
干部和家属，父亲对其痛恨至极。”白光的女

儿白建亭介绍说。接到任务后，白光并未着急
行动，而是先了解孟超的日常活动情况。正
巧，一场“诸葛亮会”在邓庄抗日堡垒户刘大
爷家召开，白光前去收获了不少信息。西到大
夫营，南过齐河城、到焦庙一带，都是孟超的
活动范围，每逢焦庙集，孟超都会来焦庙住一
晚，趁机搜刮民财，而且他还有抽白面、大烟
的恶习。白光还得知，焦庙周边村子小李庄的
伪乡长李忠福，其实早已被我方争取过来，通
过李忠福，白光对孟超的了解更加深入。掌握
孟超活动规律后，白光向上级进行汇报，得到
指示：“直接行动。”

没过几天，李忠福送消息给白光：“明天
十月十五焦庙大集，孟超特派人通知说，他要
到焦庙来清乡发洋财。”一听消息，白光十分高
兴，说道：“我正等他呢！”于是，白光与李忠福详
细地研究第二天行动计划，确保万无一失。

那天一早，白光一身村民打扮，头戴草
帽，敞胸露怀，两个裤脚挽得一高一低，大大
咧咧地走在通往焦庙的大路上。七八个区队队
员或是推车卖粮，或是挑担卖菜，化装成赶往
集市的百姓，他们时刻注意着白光的行动，随
时进行配合。

上午十点多钟，集市一阵骚动，孟超现身
了。他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全副武装，腰挎指
挥刀，身边是二十多名宪兵。宪兵们都带着黑
漆漆的眼镜，穿着大褂子，骑着大轮自行车，
佩戴短枪。狡猾的孟超选择住在距离焦庙据点
最近的一家店，据点外有大小围子保护，想抓
到孟超，必须经过据点。白光心想，白天行动
影响范围太大，一有风吹草动，据点里的敌人
就能发现。于是，白光找来李忠福商量对策，
决定晚上由李忠福带头，以送白面为名，进入
孟超所住的客店。

夜至，集市早已散去。李忠福走在最前
面，白光带着几名战士紧跟其后。来至店门
口，白光上前敲门。“谁啊？”有声音从屋里
飘出来。“我啊，我是李忠福啊，我特地给孟
队长送货来了。”一听是李忠福的声音，里面
的宪兵立马将门打开。一枚黑乎乎的枪口抵在
开门宪兵的胸口，白光压低声音说道：“不许
动，我们是八路。孟超在哪个屋？”一时吓傻
的宪兵看到正在不断拥入的战士，磕磕巴巴地
说道：“孟队长，他……他在亮着灯的东屋，
兄弟们住在南、南屋。”白光将宪兵交给李忠
福，轻声对战士们说：“一班长带五个人去南
屋，剩下三人跟我来。”说罢，朝着东屋奔
去。到了屋外，白光一脚踹开门，孟超正躺着
炕上，等着白面到来。没想到，白面没到，白
光到了！孟超急忙伸手摸枪，白光一个箭步上
前按住他伸出的手，拿枪指着他的脑袋说道：

“别动，孟超！你看我是谁？我们是老熟人
啊！”孟超一愣，抬头一看，认出原来是白
光，赶紧求饶道：“白队长，高抬贵手，饶我
一命吧！小的一时糊涂，鬼迷了心窍。”“孟
超你出卖了多少好人，伤害了那么多人，还好
意思求饶。你是鬼子的帮凶，忘本忘根，别废
话，赶紧跟我走。”这时，南屋传来两声枪
响，孟超故作镇静地说道：“你以为我自己来
的？我南屋的兄弟也不是好惹的，就算我跟你
走，你能从炮楼底下把我带走？”白光胸有成
竹地回应：“我会把你带走的，你放心。”听
了这话，孟超脸色更加难看。

南屋传出的枪声惊动了炮楼里的伪军，他
们喊道：“为什么打枪？咋回事？”孟超一副
看好戏的态度，不作声，看着白光。“听着，
我们是八路军，来抓叛徒，跟你们无关。你们
若是不插手，我们绝不伤害你们。”白光喊
道。眼看不妙，孟超想要逃跑，却被白光一把
逮住。炮楼上的伪军一听是白光，又得知“跟
自己无关”，便不再多言。最后，白光将孟超
和宪兵一同交给了上级。经人民公判，叛徒孟
超被处决。

“父亲惩治了多少汉奸叛徒，他也没数
过，只知道，一定要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
白建亭说。新中国成立后，白光先后任阳谷、
寿张县武装部部长、兵役局长，聊城军分区、
菏泽军分区、德州军分区副参谋长，1979年7月
离休。

·相关链接·

语罢，他朝着东屋奔去，到了屋外，一脚踹开门。叛徒孟超正躺在炕上，等着白面送来。他一个箭步上前按住孟超，

问道：“别动，孟超！你看我是谁？我们是老熟人啊！”

一道刺破叛徒心头的锋利“白光”

白光(右)与友人

白光(二排左四)参加1958年国家举行的五一观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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